
!昂碰昂"

李大伟

! ! ! !上海话不是本地话。本地话是浦东
话。
上海开埠后，各地人来上海讨生活，

其中苏州人、无锡人、宁波人、绍兴人、广
东人、福建人、苏北人、安徽人、山东人较
多。当年的上海滩之杂，相当于纽约的法
拉盛———美国最大的中国城，听不懂的
不是外国话，而是外地话。大家挤在一个
屋檐下，经过长期磨合，为了生意、生存、
生活，杂交出上海话。这是
各地方言妥协后得出的最
大公约数：苏州话与宁波
话权重最大，以此为基调
形成了上海话。上海话
“嗲”是苏州话“嗲妹妹”的变迁；同样意
思的“赞”，胚胎是扬州方言：“《水浒》就
是一把赞壶”；“哪能？”（咋啦）是苏州人
挑衅语，“哪亨”的变异。阿大阿二（读 !"），
那是从“宁波阿娘”的语系演变过来的。

#$$$ 年我在瑞金二路电话亭里回
复拷机上的来电，听到电话间老阿姨在
闲谈：“%号里（#&'弄）又吵得不
可开交，都想卖房搬出去。”倘若
如此，就是一整栋新式里弄出售，
我立即上门动迁。上下四户人家
立在底楼谢家，一致对外地盘问
我：“李先生屋里厢哪里？”上只角
人的地域观非常强烈，即便谈论浑身不
搭界的话题，也要抖出来豁豁，上海话：
卖样样洋！（显摆显摆）我干脆利索：“大
杨浦滴！”其中一位中年妇女马上两手抱
胸，居高临下地告诫：“迪只地段李先生
是看得懂格。”眼角瞟侬，言外之意：曾经
高档地区法租界，准备坐地起价。我客客
气气地夸道：“灵光地段！”话锋一转：“不

过，四家人家挤在一窝就不灵光了，早上
上厕所的辰光，人的生物钟都是一样格，
迪个辰光，女的坐在里厢马桶上，男的提
着裤子立在门外头，还要排队起蓬头，像
拎只钢种锅子买生煎馒头。”最后“既不
方便，也不雅观”一句尚未出口，他们异
口同声制止：“好了好了，要买就买，勿要
讲得介肮三好�！”肮三，英语 (! )*+,

（贱卖）的谐音，上海话里夹带外国闲话
的元素，俗称洋泾浜闲话。

这些年上海话在变。
年轻一代说“我”，基本都
是圆口型，北方语系对上
海冲击太严重了。上海人

的口头禅“硬碰硬”，现在成了“昂碰昂”
———那是苏北口音的上海话，就像小时
候哑子卖刀，蹲在路旁，刀砍钢丝，一刀
一断，心急得憋不住，高呼：“昂碰昂！”千
年铁树开了花。

现在要了解上海人家的背景，只要
听听孩子的口语，基本可以判断家庭经济

背景：一口地道上海话的，那么外
婆带大的，外婆肯定是个杨白劳。
如果上海话很生硬，夹着外地口
音的，那么是常年请钟点工的家
庭。如果是外地口音，但听不出地
域，那么是钟点工，钟点工流动性

大，自然小孩的方言也混了。如果猜得出
地域，那么是有住家保姆的。如果一口标
准方言，说明保姆忠诚度高，家长也厚道。
现在我的孩子是上海户口，还是上

海籍，老子也是土生土长在内环的上海
人，女儿却是个“昂碰昂”的上海人———
会说一口英语，但不会说地道上海话。真
正急煞老百姓！

雅 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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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意大利医生加尔瓦尼在实验中用解
剖刀接触蛙腿标本时，发现蛙腿肌肉会
出现收缩现象，对此他解释说，因为外面
在打雷。又有一次，他看见挂蛙腿的铜钩
只要和铁器接触，蛙腿同样会收缩，于是
他认为：在不打雷的时候，蛙腿之所以收
缩，是因为两种不同的金属相接触。加尔
瓦尼因此作出一种假设：蛙的脑中有一
种“电液”（或叫“动物电”），人身上同样也
有“电液”。由于蛙腿肌肉是带着神经的，
电液通过神经传到肌肉，致使肌肉收缩。

加尔瓦尼的假设被很多人接受，但
是，意大利物理学家伏打在利用不同金属堆积而发明
伏打电池的同时，对加尔瓦尼的假设表示了怀疑。作为
回击，胸有成竹的加尔瓦尼将神经的断处与肌肉表面
接触，蛙腿果然也收缩了。这次他下结论说，神经是有
电的，肌肉收缩是通过电信号传递信息的。
那么，动物和人身上的电流是哪里来的？科学家们

认为，不仅是脑细胞带电（产生电压），而且是身体中的
每一个细胞都产生电。而这种电能取自于身体本身的
新陈代谢，并跟电池一样分为正电和负电，带上负电和
正电的微粒被分开，从负极流向正极，建立起一种电流。

于是，每一个细胞都具备了基本电能。
不过，人体电流是很微弱的电，通

常只有 -.毫瓦的功率，但若把各个部
位的总功率加起来就相当可观了。按
说，每个细胞有着同样的结构，所以每

个细胞能带来同样的功能，然而人体在不同的部位需
要不同的功能，因此细胞被相应地“专门化”。就像电脑
的操作系统一样，身体中的电能确保了人体的基本需
要，借助操作系统的帮助，就能调用各种专门的程序，
并使整个人体运转起来。倘若人体没有“自产电流”，机
体就无法存在。当然，机体的存在和运转跟神经细胞之
间的信息传递是分不开的，神经活动会分泌一种被称
为“神经递质”的化学物
质，能对其他细胞发生作
用，这是另一个话题了。

爱好!封片戳"

龚伟明

! ! ! !沪上有家封片戳研究会，是
民间组织。我成为会员后，与封片
戳收藏者交往，算是渐入佳境。

封片戳研究会有本内部季
刊，/.多页，很普通的，几乎都由
会员自己讲故事，谈经历，说趣
闻，没稿费，大家要看。季刊的工
作人员，仅编稿一人，校对一人，两
位都是七旬老翁，不拿一分报酬。

群里有一位我尊称 0哥的，
有活动他就挂一单反机，忙着拍
照。协会组织重要活动，他自买纸
张，通过电脑设计制作封片分送
大家，尤以系列收集制作我国南
极站题材封片闻名于群内外。这

不，1.1. 年
元旦刚过，

我就收到了 0 哥寄我的一张封
片戳，里面夹着一页 &枚“雪龙
1”号极地科学考察破冰船的深蓝
印戳。
群友有收藏封片戳的，也有

收集邮票的，更多的是二者兼而
有之。一次在
湖南长沙岳麓
山路上，几位
群友走进一家
邮局，请邮局
工作人员拿出戳章盖戳。其中一
位老先生的一本小簿子，一页页
盖着不同戳印。他说，每到一地就
要寻邮局盖戳，不然就觉得遗憾。
另一次群友们前往神农架途中，
在王昭君故里吃了午饭，一位长

者问酒店老板附近有没有邮局，
经指点后，他拿着一叠封片奔跑
过去盖戳。大家叫着不急呀，会等
你上车的。此等痴迷，据说还是缘
于他们读小学就有了这爱好。
去年 2月，中国 1.3&世界集

邮展览在武汉
国际博览中心
盛大开幕。开
幕日上午，包
括我们会员在

内的众多集邮爱好者，顶着火辣
的阳光，排起几列长队，等待进
馆。其间，主办方专门提供桌椅让
观众盖戳。我也买了不少首日封
片，一是自己收藏，二是寄朋友纪
念。我“砰砰砰”地盖不好，只好请

人代劳。
有位群
友就说了，盖戳有窍门的，关键要
防跳，跳了戳印就盖不全，品相有
问题的封片戳，是没收藏价值的。
己亥年末，封片戳研究会举

办了迎新年会。我得了纪念奖（两
张邮资封片）：一张是西安事变
4.周年，另一张是中国和巴基斯
坦建交 --周年，真有纪念意义。

1.1.年春节期间，我又收到
了 0哥寄我的一张自制封片戳。
该封片戳上贴一“众志成城抗肺
炎，长缨在手搏冠状”红印，表达
了全国人民战胜疫情的信心。0

哥让积淀已久的封片戳文化再一
次体现了社会价值，我收藏了。

战疫时刻话卫生
殷 骏

! ! ! !说起个人卫生，很多人都觉得这是
个小儿科的问题，因为早在我们尚处幼
儿园、托儿所时期，老师就已教我们勤洗
手、勤剪指甲、饭前便后要洗手、常洗澡、
常换衣等个人卫生知识了。
然而，根据笔者多年观察，我们的卫

生习惯还是值得聊一聊的，尤其是现在。
先来看“食”。大部分学生和成年人

至少是在吃午饭时是
没有洗手习惯的，很
少有人在去食堂或外
面餐厅的途中专门花
时间洗手。即使少数
人有饭前洗手习惯，也大都是过过水即
可。吃饭时，很多人喜欢在进食带有外
壳、骨头的食物时用手协助，甚至在吃桌
头时直接用手拿粗粮、大闸蟹等
菜肴……想到此时的这双手在饭
前几乎不洗手的情况下时，那还
是有些令人担忧的。
除了吃之外，再来看看“衣”、

“住”。几乎可以肯定具有普遍性的是，大
部分家庭在穿衣方面并未实施严格的内
外有别制度。这里面又可分为两类：一类
是完全不区分内外，甚至是穿着外面上
班、上学的衣服回家后直接坐在椅子、沙

发或者躺在床上，不到洗澡、睡觉不换衣
服；另一类是部分区分，即回家后会先穿
着外面的衣服在椅子、沙发或床上坐一
会儿，然后再换居家服。不论是哪一类做
法，其实都不耽误“把外面的病毒回家”。
再来看看“行”。很多年轻女性喜欢

留一头浓密长发，不论直发抑或鬈发，一
律成瀑布状垂于脑后，时而用手盘整，时

而以头后摆，大有迷
倒众生之势。但大部
分女性在做完这些举
动后，除非在洗头时，
基本不会在回家后对

“擦遍”公共场所的长发进行消毒。
此外，不论男女老幼，绝大部分市民

似乎并没有养成每天对手机，进而对自
己的耳部进行消毒的习惯。而在
公共场所戴口罩一般都会被关
切地询问：“你是不是感冒了？”
也就是说，在大部分市民的潜意
识里，除非自己得病，出入公共

场合及人员密集场合是没有必要戴口罩
的。至于公共场合打喷嚏、咳嗽不捂嘴也
是普遍现象。
这次疫情，无疑是促使大家养成良

好卫生习惯的良好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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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凡大年初一，还窝在
病房里的患者，一般都身
染大病。我便是其中之一。
5#年前，我在龙华医院度
过一个惊恐的春节。
那个除夕之夜，“雪纷

纷，掩重门”，孤寒难忍。一
间 6 张床的病房，4 位病
友回家过年，唯有我独守
冰冷的空房。
何尝不想回家？回不

去啊！不幸被诊断为“不死
的癌症”强直性脊柱炎，不
止是寸步难行，就
是卧床也是“痛不
欲生”。医嘱为家族
遗传，不治之症。
想到此，不禁

一阵惊恐：我还会
有明天吗？

年初一的早
晨，无情的风雪“歇
脚”了。“雪晴天地
一冰壶。”面对四周
苍白的墙，心中浮现一阵
落寞与惆怅……

“6床，有人来看你
了！”一位护士在病房门口
招呼。

啊，是她，寄明大姐，
怎么会是她。

她紧握我的手：“小
朱，新年好！”
“大姐，新年好！”我喜

出望外，孤寒的心顿时一
热。
她听出版社一位朋友

说起我在生病。前两天，她
去了我家，才知道
我在龙华医院。
她从包里拿出

一袋饼干与两听麦
乳精，说：“午睡以
后，冲一杯喝喝。”话语就
像慈母般亲切的叮咛。
她坐在我床边，轻声

讲起了奥斯特洛夫斯基与
吴运铎的故事，鼓励我即
使将来遭遇不测，也可以
有所作为。临别时，她肯定
地说：“国家在发展，医学
在进步，今天的一些疑难
杂症，以后一定可以攻
克。”一番和风细雨，温暖
了悲凉的病房，我惊恐的
心渐渐舒解。
第一次见到她，是在

出版社组织的一次音乐创
作座谈会上。主持人汪玲

把我领到她的座前7“这是
上海港的词作者小朱。”继
而对我说7“这是上影厂的
寄明。”
哦，寄明，一个如雷贯

耳的名字！“大姐好。”我
说。她立即起身，跟我握
手。那天，她身着深藏青两
用衫，脚上一双布鞋，一头
齐耳短发，眼镜的镜片上
密纹一圈圈。
“小朱，你好，以后可

以为我们电影插曲写词
吗？”
“好的，好的，

可是，我以前没写
过。”
“没关系，我看

过你的作品，可以
写。”
没想到半个月

之后，接到她的电
话，约我到她家里
谈创作。我受宠若

惊：寄明是位大作曲家，
《李时珍》《春满人间》《燕
归来》《金沙江畔》等二十
几部影片都回响她的旋
律。其中《英雄小八路》插
曲《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
人》，传唱、培育了几代中华
儿女，后来成为中国少年先
锋队队歌；而我只是个初
出茅庐的青年业余作者，
两者有天渊之别。受她如
此抬举，我既兴奋又不安。
那天下午，如约走进

复兴西路 85 号寄明的居
所。她递给我一本
标题为《朝霞异彩》
的电影分镜头剧
本，并翻到导演安
排配歌的一组画

面，细说镜头的组接方式
与时长，还提示这样的时
长对歌词篇幅的要求。我
就像个小学生越级聆听大
师“解惑”。
一个星期之后，她摸

到我家里来了———豫园附
近一个三层阁上，送来了
《英雄小八路》等三个电影
分镜头剧本及插曲的歌
词，为我提供创作的范本。
她告诉我，马上要随摄制
组去邯郸体验生活，写好
的歌词直接寄到河北。

后来我就“邯郸学
步”，通过多次信件来往，

按她意见反复修改。就在
这样的“函授”过程中，我
逐步熟悉了电影插曲创作
的“套路”。
拜她吉言所赐，我的

“不治之症”终被当代医学
控制，没有恶化到瘫痪。可
是，她自己后来却被病魔
残酷地剥夺了明天。
寄明从邯郸体验生活

回来之后，介绍我加人“聂
耳星海学会”，与音乐界前
辈一起，感受两位人民音
乐家在民族解放的焦土
上爆发火花的灵魂，体会
艺术应该担负的使命。
有一次，学会组织讨

论张充仁先生为聂耳创作
的半身雕塑像。在会前签
到的时候，寄明手捏签到
笔，好像在想什么，迟疑了
四五分钟。我在她身后轻
轻催促：“大姐，签个名
吧。”她才慢慢地在签到单
上写了“寄”字的上半部：

一个宝盖头与一个“大”
字；下半部的“可”，好像一
时想不起来，她就把一个
“明”字填上去，上下拼出
了一个陌生的别字。谁会
知道，这是她失智的开始。
8年以后，3&64年，她变成
了毫无感知的“植物人”。
受尽 6年折磨之后，她把
明天交给了我们，自己远
去了……

四十多年过去了，又
是一个年初一的早晨，又
是一个令人不安的早晨，
我不由得又想起了这位恩
师、敬爱的寄明大姐。
庚子年似乎总是不安

生。电台传来紧张的疫情
报道。电视上出现除夕夜
大批医务人员驰援武汉的
矫健身影。他们也是骨肉
之躯，他们也有儿女情长，
为了人类的健康，他们舍
弃了常人眷恋的天伦之乐
与个人安危。我想，我们赞

美他们，呵护他们，绝非仅
仅在抗疫的危情时刻。

寄明的艺术人生，是
以祖国的明天为理想；而
我们医务工作者的努力，
不也是为人们赢得更多的
明天吗？从这个意义上说，
他们跟寄明大姐一样，都
是那样崇高，值得我永远
敬重。

!好吃时完了"晓得时搞了#

何鑫渠

! ! ! !民谚“世上没有后悔药”，如果用绍兴话表述更为
形象：“好吃时完了，晓得时搞了。”搞，晚的意思。
父亲在世时经常用此话来教育子女，我们也一直

引为真理。但
一只钢精锅子
的故事，对此
话有了新解。
小儿买了

一只钢精锅子。但不知何故，锅子分量重，并且传热慢。
锅自然不太讨人喜欢，偶然用一下。
有一次，水烧干，以致整个锅通红，估计锅会坏，

但冷却后发现锅底分离出一只薄薄的底。再继续用，
又发生了几次“烧红”事故，锅底居然又分离出一只厚
厚的底：足有六七毫米。
此时，我才恍然大悟：

原来这是一只有三层底的
钢精砂锅！它传热虽慢，
保温性却不错。现在倒好
了，它既可做普通锅用，
也可做砂锅用。不过，我却
多用作煮自创“八宝粥”的
专用锅。
父亲的“好吃时完了，

晓得时搞了”新解为“好吃
时完了，晓得时没搞
（完）”，又让我们明白了新
的生活道理。感恩父亲！

底 气
蔡 旭

! ! ! !这个新春，不得不宅
在家里。
只能趁着夜深，小区

道路上安静无人，才带着
影子，到楼下散步。

一盏盏路灯迎面走
来。影子一会儿走到前面，
一会儿走到后面。
没有影子才是可怕的。
即使我胆小如今年的

生肖，我的脚步却淡定地
解说闲庭信步。
自信，来自心中有底。
我在这个小区住了多

年，知道它绝不会———
无缘无故地断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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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辛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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